中國教會史
蘇穎睿牧師
第四十五課：捨命的愛－CIM的一些宣教士（小傳） 

(1) 楔子
1) 戴德生那種「殉道者宣教」並非他一人而為，幾乎大部份內地會的宣教士都有這種戴德生精神，正如聖經説：「如同雲彩的見證人圍著我們」，是這種捨命的愛，殉道的精神感染了成千上萬的中國人，這也是中國教會可以立足的主因。
2) 我們在這一課中，再揀了一些CIM宣教士的小傳來證明上述的假設，而且唸他們的故事，心中的確是很觸動的，正如史學家余英時説過：「個人的傳記，是最好的史料，在中國尤其如此。」這是千真萬確的。
(2) 新彊省的馬爾昌教士(Mr. Percy Cunningham Mather1882-1933)
1) 唐詩中「隴西行」是嶺南人陳陶的作品，詩云「誓掃匈奴不顧身，五千貂錦喪胡塵，可憐無定河邊骨，猶是春閨夢裡人。」這著名的邊塞詩，只提到「隴西」－今日甘肅、寧夏等省，若再向西行，便是偏遠的新彊了，新彊人民多聚居在那沙漠的綠洲，而內地會的馬爾昌教士卻是從老遠的歐洲來到這個不毛之地，為的是把福音傳給那些人聽。
2) 馬爾昌生於1882年12月9日的英國利物浦之北Fleetwood，從小與海為伍，富有冒險的精神，並擅長小提琴、口琴等樂器。1903年信主，1908年加入內地會，到Glasgow聖經學院攻讀兩年的神學教育，1910年9月10日離開英國，10月24日抵達上海，在安慶接受語言訓練，剛好那時一位從芬蘭來的宣教士同學患了急病，由馬教士護送他到蕪湖醫院動手術，不幸手術失敗，病人沒有醒過來，而他自己因下雨，全身濕透，發覺患了瘧疾(Malaria)，雖然漸漸地康復，但卻沒有根治，以後到了西北新彊省，仍不時發作。

3) 1911年5月，中文學習及格被派到寧國府工作，他利用他音樂的恩賜傳福音，還有他在醫學上是出名的博學，他往往可以治療一些病。有一次一個病人來找他，他懷疑是血中毒，他找不到治療方法，就先用很強的消毒劑塗在紅腫的地方，然後用一種膏油敷上，這治療竟然醫好那病人。
4) 1913年，他看到Roland Allen的名著Missionary Methods – St. Paul's or Ours，帶來新的啟廸，他不以自己為「牧師」，他請人叫他做Mr.而非Rev.，他又認為宣教士不應繼續留守建立了的福音站上，他要到新工場，留下舊工場給當地的人；這也是內地會一貫的策略。
5) 同年他又唸過胡進潔牧師(George Hunter)的日記，有感Hunter 在過去七年一直孤軍作戰，他於是決定追隨George Hunter到新彊去，他寫了兩封信，一是給何斯德主任(Dixon Hoste)，一是給 George Hunter，要求接受他為同工，所以1914年開始，他們二人並肩作戰，縱橫在西北之新彊，同心興旺福音。
1914年，他帶著簡單的行裝，拿著小提琴，離開寧國府，先步行25 哩，再乘船到蕪湖，經蘭州入新彊。5月11日到廸化（即今日的烏魯木齊）。其間有不少的苦與樂， 2月2日從西安起行，與三位醫生同行，路上食物和旅店極劣，馬教士寫著：「無論如何，女宣教士能夠忍受得住的話，我一定不能訴苦。」

6) 2月22日，遇到大風雪，其中一名女醫生因沒有雪靴，幾乎失足掉在深谷之中，3月22日經蘭州，4月5日抵肅州之酒泉巿，在街頭拉小提琴，並在街頭佈道二小時，派單張等。
經過了一年，他寫信給上海說：「在此城中有許多回教人和東甘人，每十個便有八個是回教徒，對福音非常抗拒，但東甘人較易接觸，甚至邀請他去傳福音給他們聽。」他似乎經過一年時間，已經略略了解新彊的民情、風俗和習慣，並且有機會向他們傳福音，那時新彊人口約200萬人，回教徒佔96%。他於1916年帶領了一位中國軍人信了主，名叫王弟兄，馬教士就訓練他，希望他成為當地教會的領袖，他又成功帶領了一些軍人信主。
7) 從馬教士的來信中，我們也看到當時新彊政府的腐敗，當時的新任總督是楊增新，是一位清末遺臣，為了鞏固其地位，往往攪愚民政策，封鎖文化，防止新思想，新文化輸入，實行閉關自守，不推廣教育，視學校為「致亂的根源」。又停辦俄文法政學堂，省立中學和師範學校，只維持高等及初等小學，他又討好回教徒，令回教首領可以橫行，他公然贊成吸鴉片政權是十分腐敗的。

8) 1918年，俄國十月革命成功，大批白俄湧入新彊省，馬教士趁著這機會，一面傳福音，一面作翻譯的工作，他完成了三本巨著。

· 英蒙字典(Mongolia-English Dictionary) 

· 蒙古文教科書(Mongolia Text Book)
· 滿洲字典與文法(Mongolia Grammar and Dictionary)  

有了這些工具，下一個接棒的宣教士，便比較容易進入中國邊疆工場了。 
9) 1926年9月到1928年9月回國述職，他在英國學習專醫眼科的疾病，因為蒙古患眼疾者高，當時Manchester Royal Eye Hospital破例收他為特別醫學生，並學習一些小手術，不但如此，他又藉著這機會在一間牙科及骨科醫院學習醫術。 
10) 新彊分南北二部份，南彊多是維吾爾人(Uygur)，他們從事農業生產，畜牧只是小部份，北彊是哈薩克人(Kazah)及蒙古人，以畜牧為生，並與蘇聯有大宗貿易，馬教士多在北彊，從迪化到喀什，要54天時間，再從喀什到伊梨則需時18天，1929年他返回新彊，獨自兒帶著他蒙古僕人Nimgir從廸化出發，去阜和(Fukang)到處傳道與探訪，其後又到三台(San Tai) 向回教徒傳道，又派發天路歷程，其後又吉木薩爾(Ji- mu - sa)向甘東人、回人、哈薩克人及蒙古人傳福音，1929年6月27日又再從曲化向西行至天山，在荒山野嶺，經歷許多危險疾病，神卻保守他們。到1930年7月，他獨自兒在新彊西北邊界的塔城(Chug Chah)一面作醫療工作，一面傳道，向不同種族的人傳福音。 
11) 到了1932年，有6位新宣教士，包括Dr. Emil Fischbacher, Mr. Raymond Joyce, Mr. George Holmes, Mr. William Drew及Mr. Otto Scharmer及Mr. Aubrey Parsons加入西北作宣教士，一面醫病，一面傳福音，1933年因回軍馬仲英作反，死傷甚多，他們全部加入搶救傷兵的行列，不料因辛勞過度，馬教士及巴醫生(Dr. Fischbacher)先後染到傷寒，於5月24日及27日離世，他們的見證，實在令人感動。 

(3) 巴富羲醫生(Dr. Emil Fischbacher1903-1933)
1) 我們發覺CIM宣教士中，死於傷寒病的 (Typhus Fever)甚多。事實上，在20世紀中，士兵死於傷寒的比陣亡的人士更多，在蘇聯共產革命中，有300萬人死於傷寒，在中國傳教的，特別是醫療界人士，死於傷寒的也不少，其中一位便是巴富羲醫生，死時只有30歲。

2) 巴醫生生於1913年於蘇格蘭的Glasgow，雙親都是敬虔的基督徒，生有8個子女，巴醫生排行第6，父親熱心宣教工作，希望8位兒女中有5位當宣教士，他自己是一位企業家，希望支助5個子女當宣教士。

他們的長女Elizabeth Fischbacher首先加入內地會，在內地會工作了13年，她與楊紹唐牧師在山西省洪洞神學院同工，後來她退休後仍留在中國，成為自由宣教士，主領培靈奮興會，影響倪析聲復興，著名的聖光學校尹任先校長也是蒙她幫助的。他的幼弟Theodore Fischabacher是於巴醫生離世後才加入CIM ，在中國娶妻生子，工作了15年，到了1949年才被迫離開中國。
3) 巴醫生自12歲開始便立志作宣教士，他在愛丁堡格拉斯哥大學醫學院畢業，獲LRCP及LRCS資格，在不同醫院當醫生，後來在1931年5月，他在China’s Millions看到一位無名宣教士的一封公開信，引起他注意，他呼籲有200位青年人加入宣教行列，他於是回信給China’s Millions的編輯，就這樣他加入了CIM行列，成為200位宣教士其中一位。
4) 1932年他抵達上海，剛發生「一二八事變」，1931年九一八事變中日軍入侵錦州，100年東北淪陷，上海民眾情緒極熾，組織救回抗日，但軟弱的上海巿長屈服於日本，但到了晚上日本海軍進佔上海，中國 19路軍張若嵩帶兵力抗，居間 128之後，力戰月後，直至3月2日回軍才被迫撤退，但博得全國讚賞，因著政治局勢影響，語言學習一度受阻，巴醫生眼見回軍傷亡甚多，乃挺身參與醫治工作。最後他抵達安慶的語言學校，與72位一同習中文，受訓完畢，他與Raymond Joyce, George Holmes, William Drew, Otto Scharmer及Aubrey Parsons一起前往西北新彊的迪化（也即今日烏魯木齊）作宣教工作。 
5) 當巴醫生在安慶受訓時，他父親來信表示願意在經濟上支持他，但內地會是信心差會，一切從教會及個人奉獻的同存在同一的戶口內，平均分配給全體宣教士，　一律平等，貪富共享，巴醫生完全贊同此舉，因而婉拒了父親的好意。

6) 他們一行六人預備從安慶出發往新彊去，但由於當時局勢混亂，往新彊的路線有困難，本來他們想乘坐西伯利亞火車，經過蘇聯境而入新彊，但因俄國革命，未能取得入境簽證。於是他們決定取陸路經蒙古大沙漠而入新彊。巴醫生精於修理汽車，他們便在北京選購了二輛貨車，帶備配件、汽油、物資、藥物、食物、零件等約1000磅，横越大沙漠，路程約2000哩的艱辛旅程。
7) 這路程充滿危險，其一，沿途的流沙陷阱多，往往車子陷在困境，其二，車子渡河，實不容易，其三是汽油的補給，因沿途沒有汽油站，但按他們在China’s Millions的報告，神都祝福他們，在旅途中遇到瑞典探險家，科學家Dr. Homer，並得到他派駱駝隊協助過河，又供給汽油，叫他們可以化險為夷，全程57天，其中行車時間只有22天，修平、渡河及加油等反耗了35天，沿途又得胡進潔牧師 (Rev. George W. Hunter)作領隊，渡過處處難關。

8) 但最終他們於1932年11月5日抵達廸化，較早期預算遲延了一個月，到達新彊時，已入初冬，氣溫降至華氏17度，當時廸化人口約60,000人，許多物品都是從俄國進口的，但不幸他們抵達時，發生馬仲英叛軍來進攻，以致物價高漲，真的把這6位新來的宣教士嚇壞了，他們到達後，開始與在那兒工作了23年的馬爾昌教士同工。

9) 據他們的報告，我們略可知其中的情況「回民的叛變是想推翻省長，省長又因本省的無能，借用了俄國軍人的勢力，這些俄軍大部份都是在蘇聯變色後的白俄軍人流入西北區，而省長金樹仁則利用他們這支約2000人的部隊，1933年，大批俄國軍隊布防，1月29日叛變的回民襲擊廸化城，俄軍與回民發生激戰；當回民撤退時，把整個郊區夷為平地，集體屠殺，洗刼一空，後因省長對俄軍待遇不週，雙方又發生衝突，俄軍與回民停火，並且發動攻擊衙門，活捉省長，但他卻從邊境逃入俄國邊境避難。」
10) 因著戰爭之故，死傷甚多，醫院只得一名馬醫生，和一位年老的俄國醫生，這位馬醫生是受訓於內地會醫生Dr. George Cox，這場戰爭導致75000人喪生，有大批傷兵，有中國人，有俄國人進入醫院，往往超過300-400個病人，於是內地會宣教士便加入救亡的行列，巴醫生工作量尤甚，在4月17日他寫信給他作醫生的妹妹說：「這是一場混亂的戰局，但是主奇妙地保守我們，雖在槍林彈雨中，我們一點也不害怕，只是忙於救人工作，我收集了一大堆子彈作為紀念…，傷兵源源不絕，我為他們動手術，當我見到那些股骨之處裂開的傷兵，實在恐怖，裏面300多名傷兵仍未獲救援，不夠儀器和藥物，實在困難…」

11) 在他最後的家書中，他描繪列工作的情況，真是難以想像，「這三個多月讓我走進了中國人最真實的生活中，不然也許要過許多年才有這樣的機會，老實說，我真的無法照顧整個廸化城，若問：「為什麼你又要作呢？」只因看到這些人的需要，我就不能袖手旁觀。」

他身心過度疲勞之際，接觸病人，以致染上傷寒(Typhus Fever)，5月11日時突然心胸絞痛，更是發燒， 5月26日病情轉壞，到了27日與世長辭，息勞歸主。
巴醫生在1932年2月1日抵達上海，同年11月9日到達新彊烏魯木齊宣教，1933年5月27日因傷寒而逝世，在中國渡過了1年3個月又26日，在新彊工作只有6個月18天，去世時未滿30歲，他死時，城裏每一個人都對他心懷感激，政府大小官員公認他的偉大，在追掉會上寫上「捨己救人」四個大字。

12) 他們的犧牲有何結果呢？在某一個程度上後期中國的靈工團老遠從山東來到廸化傳福音，甚至為主犧牲，坐牢仍是不放棄，或許都是受像巴醫生這些宣教士的感染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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